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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6 月 23日下午 4 时 30 分
左右，北京突降暴雨，截至当
晚 7 时，个别地区最大降水量
达 182毫米。

暴雨中的北京再次登上
了众多境外媒体的重要位置。
BBC、《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
体均推出“水漫京城”的图集；
路透社推出题为“大水将北京
变为池沼”的报道；德国新闻
电视台更是使用了“大水吞噬
北京”的标题。

抗百年一遇洪水，

排水管道得建一个房

子那么宽

令人们苦不堪言的暴雨
之夜过后，这座城市的排水系
统成为众矢之的。

北京市排水系统设计的
是 1 到 3 年一遇，这个标准解
释起来就是能够适应每小时
36 到 45 毫米的降雨。北京市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所
原主任工程师段昌和指出，北
京市东、西护城河、天安门广
场、奥林匹克中心的排水系统
标准为 10 年一遇，前三门大
街等区域为 5 年一遇，城市主
干路、环路、高速路等标准为 3
年一遇。

可是，当遇到 6 月 23 日
那场“百年一遇的暴雨”时，这
样的排水标准无力承受了。
“百年一遇的管道估计得建一
个房子那么宽，马路下面也装
不下。”段昌和比喻道。

这样的反思并非第一次
发生。2004年 7月 10日，一场
降水量约为 40 毫米的暴雨袭
击了北京。当时的一篇新闻报
道描写道：“雨水灌进了地铁
站，阻塞了地下通道，淹掉了
地下商场……十多座立交桥
下的积水超过两米，小汽车被
没顶、公共汽车一半泡在水
里、交警在齐腰深的水里指挥
交通。那场景，让人觉得恍然
进入了科幻片中的世界末
日。”

但在时任中国灾害防御
协会副秘书长金磊看来，那场
大雨后，“全世界都看了北京
的笑话”。

北京市水务局的工作人
员指出，现在中心城区的排水

管网最早还有明代留下来的
“老古董”，老旧的管网“只能
是打补丁，发现一处补一处”。
毕竟，北京已经没有修建巴黎
地下运河般宏大地下排水系
统的机会了。

在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
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看来，
“不能怪地下管网不够粗，多
粗的管网都无法消化这种暴
雨。”将“城市洪水”归咎于排
水管网，这说明城市的规划者
们“抓错了问题的关键”。

他在自家的阳台上，用锂
板和钢板搭建了一个储水箱。
6 月 23日，这个储水箱为家里
储到了一个星期的浇花用水。
“从屋顶、阳台开始，每一滴水
都应该就地留下来，而不是被
白白地浪费掉。”

在世界范围内，储存雨水
绝对不是一个小课题。美国纽
约市的排水标准基本维持在 5
年一遇的规模，但这个城市动
用了市民的力量参与排涝，今
年 4 月，纽约市环保局向布鲁
克林区、皇后区等地的市民，
免费发放了 1000 多个居民家
用的雨水收集储存罐。它不仅
可以减少雨水进入下水道，还
可以成为居民浇花的利用水
源。

暴雨当晚，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院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
所副所长向立云也被堵在了
毫无尽头的车队长龙中。他知
道，并非只有北京在面对“城
市洪水”的难题。今年夏季，暴
雨袭击武汉，江城变为一片汪
洋。广州连日暴雨，水漫街头。
“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在面

对这个问题，”向立云说，“排
水能力可以提高，但经济成本
并不合算。相反，如果能在开
发建设过程中就有蓄洪的意
识，城市暴雨后的问题更容易
被解决。”

暴雨那一个夜晚，

浪费了多少宝贵雨水

就在暴雨后的第二天，俞
孔坚开车经过清河和玉泉河，
与他预料的一样，这两条河仍
然缺水。城市过分依赖人工排
洪系统，河流已经不能帮助发
挥效果，自然的调节能力已经

丧失了。
如果这些雨水没有顺着

蜿蜒的排水管道奔向河流，它
们还可以流进占北京市总面
积 50%的绿地。

向立云曾经不止一次地
望向马路两侧整齐的绿化带。
这位水利专家发现，为了突出
城市景观，几乎所有的绿地都
高出了地面。可事实是，“如果
绿地能比路面低 20 到 30 厘
米，就可以吸收 200 到 300 毫
米的降水”。

俞孔坚也认为，如果所有
的绿地都能比地面低 20 厘
米，城市绿地就可以承担起滞
洪的作用，“那么(暴雨积水)问
题就能基本解决”。

日本东京和大阪街头遍
布着小型公园、绿地和广场，
而它们无一例外地采用“沉降
式”，比周围地面低半米到 1
米左右。在停车场、人行道等
处，广泛采用透水性材料，使
这些建筑平面具有防涝功能，
雨水可迅速渗透到内层，最终
进入城市的地下水系。

与人们将暴雨视为“洪水
猛兽”恰恰相反，俞孔坚不止
一次地提出，“洪水不应是灾
害，而应是资源。”

就像全国 400 多个城市
一样，北京也是“缺水大军”中
的一员。就在今年 2 月初，一
则新闻显示“北京已百天无有
效降水”。根据总体调度，河北
向北京的集中输水工程已于
今年 3 月结束，那时，一名水
务局官员忧虑地表示，“我不
敢想象冀水进京的工程结束
之后，北京缺水的局面将严峻
到何种程度。”

可是仅仅就在不到 4 个
月的时间里，北京城“水满为
患”。“人们拼命地排洪，就在
暴雨的那一个夜晚，浪费了多
少宝贵的雨水啊。”俞孔坚很
是遗憾。

地下系统的建设

看不到“形象”

按照北京市防汛办主任
王毅的说法，在北京，只有天
安门那样的重点地区排水能
力比较高，其他地区的排水能
力较低，导致近几年频繁发生

积水。如果要提升排水能力，
需要综合多方面条件，比如最
初的管网建设、城市规划等
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
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杨
重光告诉记者，城市地下建设
与地上建设是同等重要的事。
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更重要。
但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这
一关系却被颠倒了过来。
“首先是城市整体规划不

够科学，没有长远科学的预期
判断。”杨重光说，在城市规划
上，地上建设与地下建设怎么
能够相互匹配与适应，城市内
部与外部如何协调，有很多具
体细致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但这些年，我国城市发展思路
有不小的偏差，各地都更看重
地上建设，可以直接带来城市
外表的提升，对地下建设重视
不够。

在杨重光看来，城市地下
系统建设是公益性质的，不像
地上的房地产开发可以盈利，
很难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地下
建设完全需要政府投入，但各
地投入都不够。

类似的观点来自市政问
题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
威。他告诉记者，我国城市普
遍存在排水系统建设滞后问
题，城市在迅速地大规模发
展，但却没有能够与之相适应
的排水系统。
“在国内，排水管沟直径

超过 3 米的几乎没有。而在一
些国家，排水管沟可以跑汽
车。”徐宗威说，地下系统的建
设看不到形象，对城市外观的
改变没有贡献，无法引起足够
的重视。

在徐宗威看来，尽管城市
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造成了
城市内涝，但也不能完全归罪
于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根本
原因还是在于城市规划。
“城市太大不仅带来排水

问题，还会带来交通拥堵等一
系列城市病。但我国城市却争
先恐后地朝‘大’发展。”徐宗
威说，城市太大，搞再多的排
水沟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城
市发展能不能改变思路，搞小
型的、组团的城市？

据《中国青年报》

在强台风和暴雨

考验下的东京

在今年 7 月到来之前，日本已经经历
了5 次台风。而且与6 月 23 日北京那场满
城震动的暴雨比起来，东京的台风袭来时，
猛烈程度要高出许多。

东京中野区的一条河道，平时河水勉
强能没过脚面，到了台风暴雨袭来的时候，
十几米宽、数米深的河床转眼间便变成了
排水道，大量的雨水打着漩涡向海里冲去，
但桥上的汽车仍然像平日一样行驶。

北京暴雨造成城市交通瘫痪的消息，
在日本电视台也播了出来。在东京水道局
工作了30 多年的三桥先生非常关注这条新
闻，他告诉记者：“东京40 年前也有过汽车
被淹的经历。”

雨天照常穿皮鞋上班

记者几年前在日本山口县采访地方选
举的时候，一位候选人拿着大喇叭对市民
高声说，如果他当选，一定会把市内的主要
步行路换成渗水材料，“以后下雨的时候，
大家外出就可以不湿鞋袜。”

在东京等大城市里，大多早已实现了步
行道使用渗水材料。表面来看，步行道是砖
铺的，以浅褐色为主要色调，明显不如北京
的铺路砖那么平滑。后来看日本工人铺路时
才注意到，原来砖的材质已经做了不少改
良：表面并不光滑，平时走路让人能感觉很
舒服；遇到下雨天，雨水也比较好往下渗。

雨天，东京人照常穿皮鞋上班，因为他
们已经习惯了高渗水性的路面砖。地方城市
基础设施落后了一些，所以选举的时候候选
人把这个承诺拿出来，作为竞选的筹码。

“我们差不多每半年要全面检查一下
排水管道是否通畅。会让相关企业全面清
理排放雨水的管道，以保证在下雨的时候
所有管道都能够用上。”三桥说。

记者曾在东京看到过安放雨水排放管
道的工地，排水管并没有在北京看到的粗。
而且和北京比起来，东京一年要应对多得
多的台风和雨天，但就是看不到东京下雨
后有任何汽车被淹的情况发生。

台风一来，东京市政部门的人就会去
检查排水管道的“箅子”。虽然东京街面上
并没有垃圾，但台风会把树吹倒，树枝树叶
就会罩在箅子上，雨水排不出去。所以一有
台风，市政部门会赶紧去查看箅子，保证所
有排水口都畅通，因为如果路面积水让汽
车灌水报废、消费者状告市政监管不力的
话，赔偿起来可不是小数目。

公路“透水性铺装”

很多年前，日本已经开始使用“透水性
铺装”工法建设汽车用公路了。

在把沥青与碎石等搅和在一起后，特意
让碎石中留出较大的空间，这样在有雨水到
来的时候，能够迅速让雨水渗透到下面去。
在这层“透水性铺装”的下面，还有一层和我
们的公路一样的防水层。从建设方法上看，
从10厘米左右的透水层中渗下来的水，会被
排到雨水沟中，保证公路本身不积水。

“透水性铺装”还减少了雨后交通事故
的数量。下雨后，公路上的积水就变成了一
种润滑剂，特别容易出交通事故。现在路面
上没有积水了，车祸也就相应减少。公路材
料相关企业介绍说，这样的公路还能减少噪
音，并将一部分热能转入地下，“调节气温”。

把突发事件变成“全民教训”

一次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先是媒
体去报道，接着是学者来调查，各个政府机
关也会跟进，让这样的事故成为“全民教
训”，杜绝再次发生同样事故——— 日本有这
样的社会体制。

日本也曾发生过地铁渗水的情况，估
计严重程度不及北京一号线的1/10，但已
经是特大新闻了。如果同一个地方再次出
现漏水事件的话，那么东京地铁的负责人
多半就要考虑辞职了。

“灾害报道与信息传播是我们这里非
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
究所一位教授说。

每次各种灾害出现后，研究所便派人
去调查，写出的报告很快会被政府的相关
机构以及相关企业读到。一个地方的问题，
很快就成了全日本的防范对象。这种信息
的迅速传播让人们对天灾人祸有了防范的
准备，开始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据《瞭望东方周刊》

从城市繁华的外表看，北京与东
京相差不远，但在看不见的下水道和
灾害预防体制上，却仍然差距遥远。

水患拷问“城市良心”

6 月 23 日，北京石景山区八宝山十字路口附近道路积水。

近日，“去西湖边‘看海’”、“到武大操场游泳”、“到成都也能看海”等字眼，成为
网民调侃的灰色幽默。

城市“逢雨必涝”的背后，虽是极端天气作祟，但更多的是与城市开发建设中的防
汛排涝跟不上以及盲目扩张不无关系。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换句话说，城市的地下世界是城市文明的另一面。我们以
北京 6·23 暴雨为例，来剖析“逢雨必涝”这一循环往复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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